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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楼梦》女娲补天神话是曹雪芹以远古女娲创世神话为缘起，大胆重构的以“无材补天”、“不堪入

选”的“顽石”为重心的亚神话。“顽石”从传统意象原型中获取的生命特质构成了贾宝玉形象特质的

先天说明：传统石文化中“石”自然本真、不加雕琢的基本内涵转化为了贾宝玉追求本真自然的“真石”

之性；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顽石”意象承载的坚定不屈、愚顽不合世俗的品质精神赋予了贾宝玉的坚

决抵抗忠孝宿命的“顽石”精神；神话中“补天弃石”意象畸零、无用的命运暗合了《庄子》中的“散

木”等意象所蕴含的“无用”思想，象征着贾宝玉于现实世界“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弃石特质。贾宝

玉作为补天弃石的精神本体，将相关的传统意象原型所蕴含的深层涵义显发出来，留与读者探索人类生

命本真存在意义的思考，这便是贾宝玉形象的文化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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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yth of Nüwa mending the sk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a sub-myth reconstructed by 
Cao Xueqin based on the ancient creation myth of Nüwa, with a focus on the “stubborn stone” that 
is “unfit for selection” and “without material to mend the sky”. The life traits of the “stub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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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magery prototype form the innate explanation of Jia Baoyu’s 
character traits: the natural and unadorned essence of “stone” in traditional stone culture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pursuit of the natural and authentic nature of the “real stone” that Jia Baoyu 
pursues; the quality and spirit of the “stubborn stone” image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embodies steadfastness, unyieldingness, and foolishnes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secular 
world, endows Jia Baoyu with the determined resistance to loyalty, filial piety, and fate; the image 
of “mending the sky and abandoning stones” in the myth, which symbolizes the fate of deformity 
and uselessness, corresponds to the “uselessness” philosophy contained in the imagery of “scat-
tered wood” in “Zhuangzi”, and represents Jia Baoyu’s characteristic of abandoning stones and 
failing to achieve anything in the real world. As the spiritual embodiment of mending the sky and 
abandoning stones, Jia Baoyu reveal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the related traditional imagery 
prototypes, leaving reader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s authentic existence, which is 
the cultural value of Jia Baoyu’s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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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代表中国小说创作巅峰的《红楼梦》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然而曹雪芹以精深细致的文本构

造世俗世界的同时，也为小说创建了一个玄渺深邃、具有丰富象征意涵的神话世界。“《红楼梦》的基

本情节、主要人物及其命运、主题思想都建立在两个神话的基础之上——一个是经过改造了的女娲补天

神话，另一个是作者自编的还泪神话，有学者称之为亚神话”[1]。如果说“还泪神话”对主人公贾宝玉

而言是其爱情故事的前世预演，那么“经过改造了的女娲补天神话”对塑造补天顽石的世俗幻象——贾

宝玉的形象有什么作用呢？本研究试图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红楼梦》的女娲补天神话，概括其

对贾宝玉的形象特质的暗示和象征作用。 
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最初起源于西方，20 世纪末传入我国，在我国特有的文艺理论土壤里重新生根发

芽。近年来，学者方克强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影响甚大。他提出将神话原型批评的核心概念分为 “神话”

与“原型”，“所谓‘神话’，第一指涉的是远古人类为了解释世界万物而创造出来的故事，第二指的

是以荒诞的想象方法与超现实的象征含义进行创作的作品的集合。”[2]“原型”也包含两层意思，“一

层指原始模式、原始意象，另一层指所有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反复出现的同类型主题、情节、人物、意

象或象征。”[2]从方克强阐释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角度看，《红楼梦》中的女娲补天神话是曹雪芹以

远古女娲创世神话为缘起，大胆重构的以“无材补天”、“不堪入选”的“顽石”为重心的亚神话。但

这个被弃的补天“顽石”意象并非曹雪芹的独创，而是源于中国古代石文化和古典文人对石的歌吟传统。

曹雪芹汲取了传统石意象原型承载的自然本真、坚韧愚顽的精神意涵，同时吸收《庄子》中畸零无用的

“不材之木”、“散木”等意象蕴含的道家“无用”哲学，将其熔铸于开篇神话中的女娲所弃之“顽石”，

而全书的主人公贾宝玉就是这块“顽石”下凡历劫的世俗幻象。如此一来，“顽石”意象与贾宝玉之间

便有了相互对应的密切关系，“顽石幻化的精神本体是贾宝玉”[3]，“贾宝玉的性格前身则是青埂顽

石”[3]，“顽石”意象从传统意象原型中获取的生命特质构成了贾宝玉形象特质的先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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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角度展开论述，在第一部分里追溯中国石文化中“石”代表的自然原

始、不假雕琢的本真意涵，探究贾宝玉追求本真自然的“真石”之性在小说的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里分

析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顽石”意象承载的坚定不屈、愚顽不合世俗的品质精神，探究贾宝玉被前世神话

所赋予的“顽石”精神在小说中的主要表现，亦即贾宝玉坚决反抗封建世俗社会毫无选择余地的孝子忠臣

宿命，反对立身扬名的世俗通套。在第三部分首先探究“补天弃石”的“畸零”、“无用”之命与《庄子》

中的“不材之木”、“散木”等意象的共通之处，接着分析“补天弃石”意象所蕴含的道家“无用”的哲

学思想对贾宝玉形象的影响，也即对贾宝玉“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形象特质的暗示作用。 

2. 石意象的不假雕琢与贾宝玉追求本真自然的天性 

《红楼梦》开篇的女娲弃石是补天神话的重心，也是小说中出入尘世、经历人间悲欢离合、兴衰际

遇的主角，它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意蕴。要剖析“顽石”意象在小

说中的原型象征义，首先应追溯中国古代石文化中“石”的基本内涵。 
1) “真石”意象之自然本真、不假雕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代表了自然原始、不假雕琢的本真。晋人孙楚在《石人铭》中谓石：“大

象无形，元气为母，杳兮冥兮，陶冶众有。”[4]这是古人对石的自然属性的本质理解：石头无定形，以

天地最初的混沌自然之气为母。所谓“杳兮冥兮”，结合《道德经》中老子谓“道”为“杳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道者万物之奥”来理

解，老子认为“道”是混沌的、尚未离析之物，是成就万物的奥秘，而“石”之本质是由“杳兮冥兮”

的“道”构成，同样具有自然原始的特点，能够“陶冶众有”，以其自然之纯感化大千万物。在赏石文

化兴盛的宋代，文人墨客尤其推崇“石”之自然本真，杜绾在《云林石谱》序中写到：“天地至精之气，

结而为石，负土而出，状为奇怪。”[5]他认为石头集天地自然之精华，任丑任陋，成方成圆，是对天地

本源的言说；北宋学者刘敞在《寒林石屏风》中谓石“天真通貌皆生成，俗师笔墨那形似”[6]赞美石头

大巧若拙的自然美；南宋诗人喻良能在诗作《磬湖居士》写其所得之石“不假镌镵刻削，自然巧妙嵌空”

[6]，欣赏“石”天然混成之奇貌。明代胥自勉在《灵岩石子图说》中将“石”与“金玉”对比，“世所

珍者金玉，然金非锻炼，玉非雕琢，美无由成”。而“石”“大以大成，小以小成，千态万状，天然之

巧”[7]。可见在爱石之人心中，“金玉”虽华美珍贵，是高尚品德、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终是人工所

成之美，不及石不假雕琢，本真天然之貌。 
《红楼梦》女娲补天神话中的“顽石”意象汲取了传统石文化中“石”自然本真、不假雕琢的意涵，

使其“精神本体”贾宝玉虽然衔玉而诞，有着如玉一般的尊荣身份和高贵地位，但却始终保持着渴望、

向往、追求自然本真的天性，我们不妨将这一先天特质称为“真石”之性，以便理解和阐释。 
2) 贾宝玉的“真石”之性：追求本真自然的天性 
贾宝玉所向往的本真自然，是一种未被世俗污染的真，如石般天然、不假雕琢的本真之美。这主要

表现为他对女儿清净世界的热爱与推崇。贾宝玉在儿时便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8]他用水之清澈透明、纯洁无暇的特性来比喻女

儿，而视男人为污浊的泥土。这是因为他在荣宁二府中，所见男子无非是如贾政似的道学正统，头脑僵

化，或是贾赦、贾珍、贾琏等皮肤滥淫之辈，他们在宝玉心中或是被世俗道德教化得不见真性，或是混

乱荒淫，以个人私欲玷污、残害世间女儿，这与他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所见的纯洁、美丽、不被世俗

欲望污染的女儿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便料定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情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

些渣滓浊沫而已”[8]，“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8]。他欣赏有着清净纯洁品性的女

儿，赞颂她们集山川日月之灵秀的美貌、不平凡的行止见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独立的精神世界。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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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园里洋溢着青春魅力的女子，无论是身边姊妹：如博学多识、雍容娴雅的薛宝钗，多才多情、风流超

逸的林黛玉，豪爽敏捷、清风霁月的史湘云，见多识广、诗才卓绝且热心的薛宝琴，还是各具可贵之处

的婢女：如贤良的袭人、俏丽的平儿、聪慧的紫鹃、率性的晴雯……他都视若珍宝，感叹“老天，老天，

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8]。 
因为热爱女子的天然纯洁的真性和美，贾宝玉最痛恨女儿清净世界被改变、污染、荼毒。他不愿看

见“琼闺绣阁”中“也染”了男人“浊气”。听到湘云劝他考“举人进士”，他便立刻下逐客令；宝钗

劝他一句“仕途经济”的话，他便提腿就走。他训斥“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沽名钓誉，入

了国贼禄鬼之流”[8]。实非对女子的否定，而是为捍卫女儿的清净之地。贾宝玉还有著名的“女子三变

说”：“女孩儿未出嫁时，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

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

三样来”[8]。他认识到原本纯洁的女子，在结婚后，受男人熏染和封建社会不平等的世俗纲常桎梏，成

了丈夫、儿子的附属品，难以再有提升性灵、增长人格的机会，心灵状态慢慢发生质变，丧失光明，变

成了死珠或鱼眼睛，就如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她们甚至还摧残少女、扼杀纯情，宝玉

对他们更是深恶痛绝。 
贾宝玉所向往的本真自然，是人之本真之情、天然真性。这在贾宝玉对于爱情的选择上有明确体现，

他始终钟情于一任天性和真情，如芙蓉般清澈、超逸，有自然之美的林黛玉，而非在众人面前端庄娴雅、

事事周到，实则极度克己、压抑情感、真性寡淡的薛宝钗。黛玉有着纯情真性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说法，她

心直口快，在言语行事中多表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态度，较少顾及压抑个性、只重形式的封建礼教；她清

新脱俗、有杰出的才华，写诗作文皆用情真挚，卓尔不群；她与宝玉一样对自然之物通感达情，葬花就是

最好的体现，因此，有学者将黛玉的至情至性概括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林下之风”[9]，这正是宝

玉所爱与尊重的本真自然之美。薛宝钗虽在众人眼中“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是最完美的“宝二奶奶”

人选，但“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渗透到薛宝钗的内心深处。一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素净和冷淡，正

冰结住这个少女的感情”[10]。小说中很少对宝钗的内心世界展开描写，因为她几乎做到了只有外在伦理

的克制，而无内心真性与真情。听闻金钏的死，袭人想到素日之情都不由得落泪，而宝钗却忙向王夫人道

安慰，对惨死者极为冷酷，认为金钏因此小事跳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8]，若王夫人十

分过不去，“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8]，毫无基本的恻隐之心；尤小妹自刎，

柳湘莲出家，贾宝玉为此伤心慨叹，染怔忡之疾，连薛蟠也为柳湘莲嚎啕大哭，但宝钗对此漠不关心，认

为自己家请客更重要，不能让人觉得失了礼数。薛宝钗的人格之美便是通过这样的外在修饰、克制实现的，

其代价便是自然风韵美的殆尽。因此，即使在世俗压力下宝玉与宝钗终将成婚，但他对薛宝钗始终无法产

生真正的爱，因为他向往且深爱的是和他一样追求本真之情、有着至情至性的林黛玉。 
顽石虽变为鲜明美玉幻形入世，但其本质仍为石，凝结着传统“石”意象原型本真自然的基本内涵。

贾宝玉虽有如玉一般尊贵的身份地位，身边众人都费尽心机地想把他雕刻成贵族阶层认可的“通灵宝玉”，

劝他走经济仕途，考取功名，但他鄙薄厌弃被世俗化、物欲化、工具化而毫不为本性真情所辉映的社会

制度要求，因为他生来便有前世“顽石”赋予他的“真石”之性，追求未被世俗污染的纯洁、真性和自

然之美是他的先天特质。贾宝玉渴望求得本真，最终挣脱社会的雕琢和改造，还原“石”之本真，复归

于神界本源，可以说“真石”之性贯穿了他在红尘历劫的十九个春秋，是他的本质之性。 

3. 石意象的坚韧愚顽与贾宝玉的反抗忠孝宿命的顽石精神 

贾宝玉生于贵族公侯之家，对于他而言，不容推脱的责任理应是“读书上进”、“立身扬名”，但

他坚决反对“委身于经济之道”的社会宿命，成为这个制度下“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8]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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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深究贾宝玉“不肖”特质形成的渊源，还要追溯其前身“补天弃石”所继承的古典诗词中“顽石”意

象的精神意涵。 
1) “顽石”意象之坚定不屈、愚顽不合世俗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石”因有着生而质坚的特点，被赋予了坚定不屈、不改初衷的品质精神。

《周易·豫》的六二爻辞以石之坚喻指人的坚定意志：“介于石，不终日，贞吉。”[11]所谓“介于石”，

即指人应守志耿介，中正不移；《吕氏春秋·诚诫》中“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12]也是将石人格化，

以其坚硬顽固的特点与人坚贞不屈的品性相关联。 
这种坚贞孤介往往被视为愚顽不化，不通世故，而不为世俗世界所容。就如一些被主流社会视为“怪”

“愚”“顽”“蠢”的士人，他们为坚守自我心性，选择了避离尘世、放逐自我，使得个体生命价值有

悖于儒家志士济世匡时、担荷天下的主流价值追求。这类古典文人常常用“异石”、“愚石”、“奇石”、

“怪石”、“顽石”象征自己坚持本心，不愿浮沉于外在化的现实功业、功名利禄，“愚顽”不合世俗

的品质精神。白居易《太湖石》一诗谓：“天姿信为异，时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何乃

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13]“异石”不合世俗功用之利，其本性真心唯有天

地可知。宋代文人何梦桂在《愚石歌》[14]中写一块“於用百不适，空有千尺高棱层”的“愚石”，“世

间至智”也不能感化它。它屹立于世间“暴流没马不加减，霜降石出不加增。火不焦，水不凝。刻桐扣

不鸣，饮羽射不惊”。世人皆因其百无一用谓之“愚”，而“我”独谓其为知己，这是因为“愚石”摒

弃世间功利与智巧，于万千变幻中坚守自我如初。“平生爱奇石”的苏轼在《咏怪石》中写家中一块“粗

险”被弃捐的“怪石”，虽为世间无用之物，但有着充沛高昂的内在精神，并不自轻自贱，反而自雄自

重。文中“怪石”在梦中与苏轼对话，说世间“有用”之石“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处魏

榆者白昼语，意欲警惧骄君悛。或在骊山拒强秦，万牛汗喘力莫牵”，但其实“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

小用乌足贤”[15]，即使“挂名经世间”也比不上自己经“震霆凛霜”而依旧不改本色。清代叶燮继承了

历代文人以坚韧顽石自况的传统，在《二弃草堂记》更袒露直白地表达了这种心志：“世以巧而予以拙，

世以机而予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谐而予以憨。”他在文章最后特地描写了草堂前的石头：“寓

目则草堂前一二顽石，既非灵璧宣城，又非尧峰湖石，惟山趾之黄沙石块，以暇日渐致之。”[16]即表明

自己如愚顽之石一般不通世故人情、不陷于世俗主流追求的名利荣宠。 
曹雪芹将古典诗词歌赋中文人所寄予的不愿于世俗功名利欲竞争中被异化的心志熔铸于顽石幻象贾

宝玉，使他坚决反抗封建世俗社会毫无选择余地的孝子忠臣宿命，反对立身扬名的世俗通套，这种顽石

精神让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不肖’，因而也就是最为叛逆、最为反动的人物”[17]。 
2) 贾宝玉的“顽石”精神：坚决反抗孝子忠臣宿命 
在《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出场时，作者以一首《西江月》批贾宝玉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

无双”之人，这是从高扬儒家修身济世的封建正统思想出发看贾宝玉的异端性，意指他“不忠不孝”，

拒绝走立身扬名之路，不合封建主流价值要求。 
所谓“不肖”即“不孝”，从封建正统立场看，贾宝玉是“不忠不孝”之人，但他所反对的并非“忠”

和“孝”的本来意涵。论语中关于“忠”的名句有“为人谋而不忠乎”[18]、“行之以忠”[18]、“忠告

而善道之”[18]，“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8]，曾参概括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8]，即

为人忠诚老实尽心竭力。从这一点看贾宝玉对周围的人，尤其姊妹、婢女都真正做到了；孟子对孝的解

释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19]，敬爱父母在任何社会都是人共同的基本道德要求，小说中有不少笔

墨写宝玉与王夫人的血脉亲情，同时他对严父贾政虽畏惧，却无悖逆之语。贾宝玉所反对的是经多部儒

家后学经典、历代儒学大师反复论述后近乎天理的“忠孝”政治道德观：从汉代《孝经》广泛论述“孝”，

将“孝亲”与“忠君”合而为一，《忠经》进一步提出非“忠”不足以成“孝”，将“忠”推为“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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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检验标准和道德典范；到明清时代的“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如果

说早期儒家对人际间最亲密、最人性的血缘人伦关系尚属重视，汉儒以后，儒家思想沦为封建皇权的意

识形态工具，君权被推上至高地位，个体人格对社会群体的顺从与依附也因而被绝对化”[20]。贾宝玉所

反抗的是封建社会晚期个体“本能地”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准则，丧失自我而不自知的孝子

忠臣宿命。 
对于“忠孝”，贾宝玉有自己的一番理论认识和反抗。他评论封建社会男子所推崇的“文死谏，武

死战”[8]，皆是“为邀忠烈之名”[8]，“并不知(君臣)大义”[8]；对于《孝经》忠对“孝”的内涵的规

定：“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他只尊孔子所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地做到“始于事

亲”，不忤慢父亲、叔父，不违背血缘亲情。对于皇恩他更视有若无，在姐姐元春晋封风藻宫尚书加封

贤德妃时，“宁荣两处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状，言笑鼎沸不绝”[8]，只他一人毫

不介意，谈不上事君。他更反对所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称天下男人因“读书上进”、

追求“立身扬名”，而沦为了“玷辱世界”的“须眉浊物”，名为“光宗耀祖”的孝子，实为“沽名钓

誉”的蠹虫。 
贾宝玉拒绝接受封建社会独断专制地为个体设置的“忠孝”价值观，必然会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端，

成为众人眼里“于国于家无望”的“孽根祸胎”。小说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答挞”的情节着重突

显了“不忠不孝”的贾宝玉与主张“忠孝”大义的贾政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封建正统的代表贾政看来，

平日里就只会念些“流言混语”的贾宝玉终于发展到了“引逗”忠义亲王的优伶琪官出走，“淫辱母婢”

致跳井而亡亦即漠视王权族规这不可饶恕的地步，因此贾政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以免这个

“不忠不孝”之子日后酿成“弑君杀父”的恶果，甚至亲手操起木板把宝玉打得动弹不得。经过这次被

严父狠打，宝玉却并未因此被“忠孝”大义同化，反而当林黛玉说：“你可都改了罢”时，他回答的是

“你放心，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况已是活过来了”。可见他从死亡边缘得以重生，更加坚定

了宁可为所倾慕者死，也不为“忠孝”而生，这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封建社会以实现“忠孝”道德价值为

人生最高目的的根本否定。 
贾宝玉坚决抵抗被社会强加于人的忠孝宿命所异化，冲破现实的藩篱，追求个性解放，始终向同化

他的社会规范、文明教化作斗争。他的顽石精神要追溯其前生“顽石”意象原型被历代“怪”“愚”“顽”

“蠢”的文人墨客所掘发的坚定不屈、愚顽不合世俗的精神意涵。作者这样的灵思“使小说人物的精神

内蕴不仅自足于文本之中，还与历史人物神情遥注，互文同构”[21]。使贾宝玉这一形象有了更深的历史

文化内蕴。 

4. 石意象的畸零无用与贾宝玉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特质 

学界历来对贾宝玉的形象特质有多种观点和争议，现代学者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21]一文中

提出贾宝玉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特立独行的“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人物形象，他称贾宝玉为“天地之逸

气，亦是天地之弃才”，所谓“逸气”，牟宗三先生解释为“溢出而无所附丽”，也即“逸出于秩序之

外、脱离了成法和常态”，实现自我性情解放、自在自适的生命形态[22]，而“弃才”是指在现实生活中

“无所成而无用”的“遗弃之才”。“惟显逸气而无所成”即指贾宝玉有着力图挣脱正统与主流，追求

精神逍遥自适，但在现实中百无一用的形象特质，要探究这一形象特质可以结合《庄子》中的“散木”

等意象原型分析神话中“补天弃石”的畸零处境对贾宝玉的影响。 
1) “弃石”意象之畸零与无用 
《红楼梦》的开篇神话中提到，女娲炼石补天“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

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8]。脂砚斋在“三万六千五百块”旁批注“合周天之数”[23]，也即“补天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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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之初便是“数畸”、“无用”之石。在文化传统中“数”常于“命”相联系，金岳霖先生在《论道》

中解释“相干于一个体底数对于该个体为命”[24]，“从道底观点而言之……所有个体底命也都是数”[24]，
“‘命’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有决定底意义，有无可挽回不可逃避底意义”[24]。对于弃石而言，对它有“决

定底意义”，而“无可挽回不可逃避”的便是“畸零”、“无用”之“命”，也是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四

不着边，任何处搭挂不上之生命”[22]。 
这与《庄子》中描写的“无用”的“大瓠”、“大樗”[25]和“无所可用”的“不材之木”、“散木”

[25]有共通之处。庄子借这些意象阐释了“无用”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与“自然物”天生就获得了

合乎“道”的境界，“道”不在人与物之外，而在一切之中，又即一切本身，所以世间万物皆具有自我

独立的自我依据，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因此，从仅“人”具有主体性出发建立的理论体系便被消解，那

么人的主体性理念下的“用”也就无所依附，“人”与“自然物”皆应从“人”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回

归“无用”的本性，合乎自然之“道”。故而从“道眼”看来，“补天弃石”不合补天之“用”，实则

是从世间之“用”的人为价值体系中解脱出来，回归到个体本身的自然之“道”，也即逍遥自适的境界。 
2) 贾宝玉的“弃石”特质：惟显逸气而无所成 
畸零的“补天弃石”暗合了道家“无用”而达逍遥的思想，这种思想意涵映射于其世俗幻象贾宝玉

的生命形态，使他成为“天地之逸气”。对于个体而言，贾宝玉逸出于封建社会压抑性情、规范个性的

诸多礼法要求，以纯一无伪的真情体贴、同情、怜悯世间万物，追求精神层面上的自适和逍遥。这主要

表现为他待人的平等之心与慈悲之心；对世间女儿以一腔痴情关怀体贴；追求情感逾越一切界限而对无

知无识之物用情至深。 
首先，贾宝玉对待身边人不择高低贵贱，皆以平等、慈悲之心关爱和体谅。对身边丫鬟们，贾宝玉

常常无视封建等级制度，只愿能“心诚意洁”地平等相处、自由不拘，“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玩

一阵；不喜欢时，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理

他，只管随便，都过得去”[8]；怡红院群芳开寿宴时，丫鬟们单独给宝玉过生日，宝玉便张罗着要去掉

敬酒的俗套，众人喝到兴致浓厚时都脱到只剩下“紧身袄儿”，喝过头了主子丫头“不捡地方儿，乱挺

下了”，丫鬟芳官甚至和宝玉同榻而眠，这在当时社会简直是不合礼法。对同父异母的兄弟贾环，贾宝

玉能体谅他作为庶出的心境，从不以所谓嫡出兄长的身份打压，因为他认为：“兄弟们一并都有父母教

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8]在文中贾环多次算计贾宝玉，贾宝玉皆能宽恕他，甚至包揽罪责，这

种怜悯、饶恕和接纳并不出于喜爱的情感，而是因为他有一颗慈悲之心。 
其次，贾宝玉对集“山川日月之精秀”的纯洁女儿皆以一腔“痴情”抚慰、体贴。贾宝玉的前身“顽

石”在下凡历劫之前，曾由一僧一道点化变幻为鲜明宝玉，携带到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处挂号交割。待贾

宝玉在梦境中重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告诉他，他与世间那些将女子当成玩物的皮肤滥淫之辈不同，

而“由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8]，这使他“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

万目睚眦”[8]。所谓“痴情”，即是指贾宝玉能从精神层面上以其心意感通、体贴女子之情。这样的例

子实在太多，比如贾宝玉看龄官在地上画“蔷”字，心疼她为情受煎熬，下大雨了也只想着这女子如此

痛苦，哪还受得住“骤雨一激”，痴情之至而忘了自己也在雨中；宝玉得知平儿无辜受贾琏和王熙凤责

打，便主动代为赔罪，还细致地给平儿理妆，也暗暗为“此人薄命”叹息落泪；宝玉见香菱不小心把宝

琴送的石榴红菱裙弄脏了，怕她被姨妈责怪，立刻找来袭人为她换上干净的裙子，因此想到香菱的身世，

私下也为她感到可惜，又为能有这意外之事为她稍稍尽心而可喜……这皆体现了贾宝玉在任何时候、任

何场合都能独特而细致地捕捉到女子的美貌和灵魂，探索她们的情感，并且自然而然的与之发生共鸣。 
再次，贾宝玉追求精神的逍遥和自适，想要实现超越一切界限的情感沟通，便难免将无生命的事物

也看成有情的存在，将一切“无知无识”之物看作“无心而有一切心”的用情对象。因此，他会在贾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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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尽繁华喧闹时想到去宽慰小书房画中美人的寂寞；把女儿们斗草后丢弃在地的夫妻蕙和并蒂菱安放在

落花之上，又用落花和土掩埋；看紫鹃把黛玉的美人风筝线绞断了，害怕风筝落到无人烟处寂寞孤单，

便剪断自己的风筝线，希望它能和黛玉的风筝作伴儿；在病后看到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

便觉辜负了杏花，仰望杏子感到不舍；看到阶下的海棠花死了半边，便觉有异事发生，深信晴雯之事便

是应验。这些行为在其他人看来是“呆性发作”、“无故寻愁觅恨”，但却是贾宝玉在世俗世界与万物

以情融通，以求实现有情生命之自适的美好理想的体现。 
从精神方面来看，贾宝玉是挣脱了礼教的情感枷锁的“天地之逸气”。他尊崇、表达自我真情，以

纯洁的平等之心和慈悲之心同情、体谅身边任何人，对纯洁而命薄的众多女儿体贴备至，甚至情及世间

花草树木。他的精神向度使得他的生命显现出一种率真纯洁、任情独往的审美化特质，正如牟宗三先生

所说，这是“艺术性的”、“是可欣赏的”。但若从现实层面来看，贾宝玉只是“无所为而无用”的“天

地之弃才”。他身处矛盾尖锐、利害繁复的环境中，虽能以其灵感、真情、正义敏感地体察到虚伪的礼

教通套束缚了人的性情发展，甚至迫害、扼杀世间纯洁女儿，但他却并未做出改变现实的实际行动，或

者说并不具备改变罪恶环境的力量。 
当封建社会以礼杀人的可憎面目就展露在眼前时，贾宝玉常常只有内心的强烈憎恶和鄙弃，几乎从

无实际的战斗行为。如被贾宝玉调情的金钏，因遭辱跳井而亡，在她被王夫人辱骂责打的时候，贾宝玉

逃之夭夭，只能在金钏死后偷偷悼念。第七十七回司棋因私情被逐，她求众人皆不行，见了宝玉，便哭

拉住他，求他去找太太说情，这几乎是她走投无路时最后的希望，可宝玉哭道：“我不知你作了什么大

事。晴雯也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这却怎么的好！”[8]他毫无改变眼前悲剧的能力，甚至怕被

下人告舌，只等周瑞家的强行带走司棋，走远以后才暗恨痛骂。晴雯是贾宝玉所爱的丫鬟，可在晴雯被

害之时他也只能无可奈何，至多只是跑出去看看她，在她死后做一篇诔文表达悲愤和痛心。他所经历的

一切残酷现实只是不断深化了他对现实的扬弃心理，可对于他所钟情的人，包括他自己，他都无法改变

被封建社会逼迫至走投无路的命运，久而久之也再无改变的意图，只能追求眼前的美好，将未来的一切

交给虚无。当贾宝玉听到连知己黛玉也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他不觉痴倒，心碎

肠断；每当谈到人生死亡的终极话题，他就结论到林黛玉死后他就去做和尚；他知道未来命运无可改变，

所以只求能挣脱形体的所有束缚，与所痴情之人“一处化灰化烟”。 
如此看来，贾宝玉虽在精神情感上执著于逾越现实桎梏，追求最大限度的生命自由，但在现实世界

里，他厌恶罪恶却无所作为、追求自由却不断受挫，他只能眼看着自己所珍视的真善美逐渐凋零，承受

最深的内心矛盾和精神痛苦。他的生命除了坚守追求精神逍遥自适这一最大目标外并无所为，即所谓“惟

显逸气而无所成”，并不能“己立而立人，安己与安人”[22]，因而他只能成为在现实世界无所皈依、回

归本源才得解脱的“天地之弃才”。 

5. 结语 

综上所述，“补天弃石”作为《红楼梦》女娲补天神话中的“文眼”与“命脉”，其精神意涵并不

是仅仅局限于小说文本的，而是与中国传统石文化、诗词传统中的石意象，以及《庄子》中的散木等意

象原型精气相通的。因此，只有将“补天弃石”与这些意象原型相互参照，才能深入探究“顽石”对其

“幻化的精神本体”贾宝玉的隐喻和象征作用。贾宝玉所有之“真石”之性、“顽石”精神以及“逸气

与弃才之境界”，使得他成为封建社会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孽根祸胎”，同时又是主流之外的闺阁世

界和一切无知无识的自然物之知己。他义无反顾地抵抗现实强加于他的“忠孝”世俗宿命，以一生寻求

本真自然；他既是力图挣脱社会精神枷锁，挥洒自我真情、追求生命自适的“天地之逸气”，又是于现

实社会中“无所为而无用”，畸零于世的“天地之弃才”。吴宓曾对贾宝玉“一生事业”有过概括：“(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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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在人生社会中，涉历爱情之海，积地种种经验，由是遂获宗教之善果，即：1) 真理；2) 智慧；3) 安
和；4) 幸福；5) 精神之自由等是。”[26]贾宝玉以自我作为生命之目的，而非实现世俗功利“人道”的

手段，虽在生命过程中承受了最深的矛盾和精神痛苦，但最终抵达了灵魂完成自我之目的，他所获之“善

果”也是任何社会的任何人该有的本真向往。留与读者探索人类生命本真存在意义的思考，这便是贾宝

玉形象的文化意蕴所在。 

参考文献 
[1] 周思源, 著. 红楼梦创作方法论[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39. 

[2] 钱晶. 从神话原型批评到文学人类学理论[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2013: 1-57. 

[3] 刘上生. 《红楼梦》的表意系统和古代小说的幻想艺术[J]. 红楼梦学刊, 1993(4): 69-93. 

[4] 李昉, 等, 编纂. 太平御览: 第 1 卷[M]. 夏剑钦, 王巽斋, 校点.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1.  

[5] (宋)杜绾, 著. 云林石谱[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 

[6] 丁文父, 编著. 中国古代赏石[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28, 33. 

[7] 雍阳张日辂远. 万石斋云严石谱[M]. 天津: 大公报馆工厂, 1948: 94.  

[8] (清)曹雪芹, (清)高鹗, 著.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8, 274, 274, 656, 474, 812-813, 438, 438, 
49, 480, 481, 481, 203, 2, 916, 273, 87, 87, 1078. 

[9] 杨琳. 论魏晋名教自然论在《红楼梦》中的投射——以甄宝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为例[J]. 红楼梦学刊, 
2018(2): 152-166. 

[10] 马瑞芳, 左振坤, 主编. 《红楼梦》人物形象解析[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115. 

[11] 杨树达, 著. 杨树达文集: 周易古义∙老子古义[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40.  

[12] 高诱. 吕氏春秋[M]. (清)毕沅, 校. 徐小蛮, 标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235. 

[13] 周振甫, 主编. 唐诗宋词元曲全集 全唐诗: 第 8 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3252. 

[14] (宋)何夢桂, 著. 何夢桂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29. 

[15] (宋)蘇軾, 著. 蘇軾詩集合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431-2432. 

[16] 丛书集成续编 第 1248 册: 集部[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597. 

[17] 朱淡文. 贾宝玉形象探源(上) [J]. 红楼梦学刊, 1996(1): 1-37. 

[18] 杨伯峻, 译注. 论语译注(简体字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3, 144, 147, 32, 42. 

[19] (清)焦循, 著. 孟子正义[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378. 

[20] 付丽. 贾宝玉正邪两赋人格对儒家人格的背离与超越[J]. 红楼梦学刊, 2000(3): 292-307. 

[21] 马涛. 女娲“弃石”的书写传统及在《红楼梦》中的意蕴呈现[J]. 红楼梦学刊, 2016(4): 158-181. 

[22] 吴兴文, 主编. 牟宗三文集: 才性与玄理[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 63. 

[23] (法)陈广浩, 编著. 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7: 5. 

[24] 金岳霖, 著. 论道[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93, 193, 193. 

[25] (清)王先谦. 庄子集解[M]. 方勇, 导读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8, 47-48.  

[26] 徐葆耕, 编. 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G].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298.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2016

	《红楼梦》女娲补天神话与贾宝玉的形象特质
	摘  要
	关键词
	The Myth of Nüwa Mending the Sk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Character Traits of Jia Baoyu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石意象的不假雕琢与贾宝玉追求本真自然的天性
	3. 石意象的坚韧愚顽与贾宝玉的反抗忠孝宿命的顽石精神
	4. 石意象的畸零无用与贾宝玉惟显逸气而无所成的特质
	5. 结语
	参考文献

